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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拜读到朱延庆先生为纪念汪曾祺先生诞
辰100周年专门撰写的文章：《汪曾祺与〈高邮县
志〉》。文章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读后感到非常亲
切。因为朱先生是我敬重的领导和老师，而《高邮
县志》则与我的父亲有关。

朱先生的文章，披露了《高邮县志》编写过程中
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汪老担任《高邮县志》编纂顾问
的由来，汪老与史志工作者召开座谈会，听取《高邮
县志》编写工作的汇报，审阅《高邮县志》初稿，并提
出指导性意见等。如《高邮县志》设“方言”篇目，就
采纳了汪老不少意见。会后汪老与朱先生、我父亲
合影留念，照片我一直替父亲珍藏着。

父亲作为《高邮县志》总纂之一，能够当面聆听
汪老的悉心指点，实属有幸。《高邮县志》于1990年
12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凝聚了所有参与
编写工作者的心血。当然，诚如朱先生文中所说：

“其中也有（汪）先生的心血啊！”
父亲退休后编著的《古代诗词咏高邮》一书，同

样也得到了汪老的指导和支持。我觉得，正是有了
汪老关于艺文志的命题，才有了父亲编著《古代诗
词咏高邮》的决心、执着和毅力。

在《古代诗词咏高邮》后记中，父亲这样写道：
“至今使我难忘的是，热爱家乡的全国著名作家、
《高邮县志》顾问汪曾祺先生在高邮的一次座谈会
上提出，根据高邮悠久的文化历史，可以编辑一部
艺文志。”我认为，这是汪老对挖掘家乡悠久历史文
化的一种情怀，更是一种重托。

艺文志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各类散文，二
是诗词。依据明、清多种《高邮州志艺文志》所载内

容，父亲认为应集中辑录古代诗
词，并与市志办人员特地向汪老
汇报了此想法，得到汪老的首
肯，并欣然为《古代诗词咏高邮》
题签。

为完成汪老的命题，我市热爱古诗词的同仁进
行了有益尝试，先有黄栋、陈世骍、吴伯颜等，利用
1991年县政协纪念高邮撤县建市活动，编印了《历
代文人咏高邮》小册子；后又有郑履成、杨汝栩、缪
登甲、赵福林、戎椿年、陈春啸、吴伯颜、徐天贵等从
《高邮州志》中抄录了625首诗词，准备出书，因经费
问题未能付梓。对此，父亲经过反复思考，认为南
北通衢、淮扬重镇、广陵首邑的高邮古代诗词数量
决非如此之少，且上述抄录诗词缺少作者简介和写
作年代。因而父亲萌生一个心愿，退休以后，在之
先编印、抄录的基础上，继续挖掘高邮传统文化，编
著一本《古代诗词咏高邮》，以此实现汪老的重托，
也弥补《高邮县志》未设“艺文志”篇目的不足。

居住扬州的父亲，从2002年开始，经过前期充分
准备，以严谨治学和甘于寂寞的态度，倾注了最大热
情和毕生精力，用3年多时间，来往于扬州大学瘦西
湖校区敬文图书馆文史研究室和扬州图书馆典藏部、
古籍部之间，钩沉爬剔，潜心研读，自费抄录历代近千
位诗人歌咏高邮的诗词曲5000余首，约120万字，并
编写作者简介，注释地名人名等，添加标志，整理归
类，誊清装订成册后送扬州广陵书社审读。父亲以一
己力量完成了一个团队的工作量，还忍受着病魔悄然
入身的痛苦，最终完成了4次校核。本着历史客观、
精益求精的原则，最后将诗词曲压缩为4000余首，约
90余万字，集辑成书，了却了自己的心愿。《古代诗词
咏高邮》于2006年1月正式出版，汪老生前寄语“编
辑一部艺文志”终于得以实现。

父亲于2005年12月1日去世，未能亲眼看见
此书出版，甚是遗憾。

汪老与《古代诗词咏高邮》
□ 王鸿

童年，我总在镇江外婆家常住，即使
后来在父母身边上学念书，寒暑假也必
定去外婆家。外婆喜欢我，我也思念她。

外婆住在镇江上河边，那是一座典
型的江南民居，灰墙黛瓦，前后五进院
落南北串在一起，每进都是一样的格
式：天井、堂屋、东西厢房。外婆住最后
一进，从大门到家里要跨越十三道门
槛，我们小孩子追逐疯跑，如同小鹿似
的腾跃着，就像赛场上的跨栏比赛。

大门口有条通长江的小河，偶而有
进出长江的货船、渔船经过。有条摆渡
船，船上老汉只须点两三竹竿就将一船
人送到对岸，河面不宽，挺方便。码头
边挤满了挑水的、淘米洗菜捶衣服的，
热闹得很。那儿也是我们小孩子打水
漂漂的地方。

河沿上是一排店铺，每天清晨下铺
板最早的是一家小面店。说是面店，其
实就是两间敞门的草房。店家是一对夫
妻带一孩子，男的在灶台上煮面，女的在
身后压面。只卖面，不设座，顾客要自备
盛器来煮面。迎街的一面支口大锅烧着
热水，翻滚的汤水中漂着个小锅盖，木
色、油亮，像惊涛中的小船，有趣得很。
锅盖本应该是盖着大锅聚气聚热用的，
可它却偏偏乖巧地泡在热水里和面条一
起煮。难怪这煮出的面叫锅盖面啊！

老板应顾客的需求三两一份、四两
一份顺着锅沿将生面投进热汤里，面条
在各自的地界翻撞着，谁也不搅乎谁。
嘿！中间有小锅盖看着哩。老板不时
地向锅里点些凉水养养面条，一会儿就
可起锅了。锅台上排着的盆碗里已经
配好了汤料：一点盐花、味精，一勺酱
油，再滴上少许香油，还有一小撮在热
水中烫过的青蒜苗，切成寸段，放在碗
里，青青白白，好看得很！讲究的吃家
会特意放上一坨自带的熟猪油冻子。

老板一手拿个长柄的小竹篓，一手夹双
尺多长的粗筷子，左右开弓轻轻一抖，
一份面条就被一网捞尽，提起来控控
水，放进各家的碗里，绝错不了。面铺
四周立刻弥漫起一股香气。

这面条真香啊！端着面碗往家走，
那就是一路飘香。刚迈进大门，隔着几
进院子准知道面下回来了。

我到外婆家第一顿早饭准是吃
面。闻着淡淡的清香、蒜香、麻油的油
香，看着夹起的面条薄而透亮，像宽宽
的海带叶似的还有好看的裙边，有弹
性，有劲道，咸淡爽口。这么鲜美的面
条真是因为有了那小锅盖才煮出来的
吗？我答不出，可面条早吃光了，一点
汤水也不剩。

离开镇江很久了，锅盖面也久违
了。我现在住的城市也有几家面馆门
头上写着“镇江锅盖面”字样，据说大师
傅还是镇江特聘的，可端上来的分明是
酱油汤里下的挂面，尽管店家备有五花
八门的荤素浇头让你选用，可哪儿有那
老味儿！我甚至想，后厨煮面的锅里小
锅盖有没有？没有那可爱的小锅盖，就
叫不起锅盖面！

舅舅来信说：门口的小河早就没水
了，干枯的河床上架了座简易的水泥桥
方便大家来往。那小面铺当然早不在
啰，可正宗镇江锅盖面还该是那么好吃
吧！他说：如今镇江的大小面馆做出的
面条，好像也没有从前那鲜美的滋味
了。这是咋回事？！

我还真想那小面铺。
真想那好吃的锅盖面。

小面铺的记忆
□ 陈景凯

1947年左右，我六七岁，该到上学
的年龄了。

我6岁丧父，祖父把一切希望寄托
在两个幼孙身上。弟弟才两岁，太小。
祖父为我打了一张学桌，又找了一块宽
厚的木板作凳面，打了一张学凳，送我去读私塾。

我的启蒙先生叫于谨三。低田草荡人。顾庄
人把官垛一带，费明、大葛庄、小葛庄等荒草荡人统
称为低田人。先生面相清癯和善，颧骨略突，胡须
稀疏，白牙齐整。左臂又细又瘦，永远耷拉在腹
部。右臂强健，写字，执戒，全靠它。被先生戒尺打
的，必须老老实实将掌心向上摊放在桌上，这种硬
碰硬的惩罚，很叫人恐惧。学童们背后恨他、咒他：
独膀子，吃狗屎！小屁孩的诅咒不足为训，每轮饭
到一家，家长都把先生当贵宾礼遇。早上蛋瘪子，
搓圆子或下面；中午不离鱼肉。束脩用实物，稻麦
米面；多少不知，都是大人处理的。

我的学名就是于先生取的。弟兄俩取“权衡”
二字。那时的“权”是繁体“權”，有22划，我竟然会
认会写，先生夸我神。

我先念“字角子”。梅红纸裁成二三寸宽，头二
尺长，积几十张用纸捻子订成一本。字是先生亲手
写的正楷，人、手、口、足、刀、尺、马、牛、羊等笔划简
单的字。

识字积累到一定程度，念启蒙书，《三字经》《百
家姓》《千字文》。大学长念《幼学琼林》《千家诗》。
至多念到四书中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
五经（诗、书、易、礼、春秋）要上城找经师了。乡下
人念不起的。

除了识字，还要习毛笔字、打算盘、咳（hai）诗、
对对子。还谈不上开笔练八股文。

我们这班念“字角子”的十几个同龄人，特好奇
学长们咳诗。语声分平仄，语调有高低，语速有徐

疾，配以肢体语言，抑扬顿挫，声情并
茂，比起现时的朗诵有趣得多了。

一次，几个学长伸着脖子，拖长了
腔调咳着《千家诗》，“天子重英豪——
文章教尔曹——……”

手舞足蹈的，我们这帮小家伙看了，
觉得很滑稽好玩。趁先生不在，“疙
瘩牯”顾增富溜到正咳得起劲的秦
日兴身后，在他的小辫子(那时的惯
宝宝，时兴头上留个“猪尾子”)上粘
上了一把苍耳子，大喝一声，“狼牙
棒来也！”秦日兴冷不丁一激灵，用
手去摸脑后的小辫子，那苍耳子的
尖刺把手心的嫩肉刺破了，疼得直
哭。这还了得，于先生进来拧着“疙
瘩牯”的耳朵，拖到讲台前，狠狠地
用戒尺打了十几下，疼得他呲牙咧
嘴地直跳，不敢出声。我们几个小
猴子，幸灾乐祸，窃笑不已。

私塾里没有黑板，没有粉笔，只
能用毛笔。没有墨汁，天天要带小
砚台研黑墨。我们常用嘴掭笔头，
弄得一口黑、两手污，衣服上墨迹斑
斑。调皮的我们，还常互相画胡子，
相互对望傻笑。

解放后，上级派来一个公办教师，
名叫屠容，办了一所正规小学。课本
有语文、算术、常识，还教音乐、美术、
体育。有了黑板、粉笔，毛笔倒不常用
了，一个星期才一两节写字课。

屠老师是三垛镇上人，顾庄人
背后都叫他屠大鼻子。他早出晚
归，轮一顿中饭。

私塾纪事
□ 王玉权

苋菜产自我国，3600年前的甲
骨文中就有“苋”字。夏食苋菜，自古
而然。先人云：“六月苋，当鸡蛋。七
月苋，金不换。”

苋菜可炒可汤。不管是炒还是
汤，皆取其嫰尖。嫰尖须泡水。十分钟后，得一
把把用手揉。俗话说，“苋菜不用油，就怕揉三
揉。”揉到水红白沫起，将其倒入漏篓，在自来水
下冲洗。水量要大，冲洗时间要长。唯有如此，
菜与汤才不会有土腥味，才不会涩嘴。

炒苋菜，苋菜要稍稍切碎。热锅冷油，未及
烟起，放切碎的苋菜，撒上盐，猛火急炒。待其
渗出卤子，投蒜泥，再急炒七八铲，停火装盘。
苋菜性凉，蒜泥性热，投之可中和，更能提味。
炒苋菜一上桌，殷红的叶子、殷红的卤子，光鲜
亮丽，吸人眼球。难怪端午节“十二红”，它不可
或缺。炒苋菜，很下饭。清才子袁枚在其《随园
食单》中说，炒苋菜要“加虾米或虾仁”。这是一
种讲究的吃法，不妨试试。前两天，一位法官在
朋友圈展示厨艺，一盘苋菜炒白条虾让我惊讶，
这与袁枚的苋菜炒虾仁大同小异也。法官告诉
我，这是她家乡界首的夏季时令菜。她说，白条
虾壳软，留之无妨，正可补钙。

做苋菜汤，不必切碎。将冲洗
好的苋菜，放进油锅里煸。煸瘪撒
盐加水，盖锅烧。烧开尝咸淡，稍作
调整，投放蒜泥。再盖锅烧一两分
钟，起锅盛碗。汤里若加些煮开花

的老蚕豆瓣子，则更佳。汤要冷了喝，清凉而爽
口。小时候，夏天吃晚茶，冷苋菜汤泡冷饭，再
搭一点萝卜干子，能扒一大碗。

女儿幼时，不喜食蔬。我们哄她，说苋菜是
红的，吃了能补血增颜。她竟信以为真，不仅吃
菜，而且还要泡卤子或者喝汤。吃了饭，她照照
镜子，发现嘴唇像涂了口红，高兴得不肯去洗
脸。

苋菜长老了，茎的表面就会木质化。此时
的苋菜茎，也叫苋菜梗。苋菜梗是个好东西，乡
人将它洗净切作寸把长，用盐腌渍于坛，发酵后
即成“臭苋菜梗”。此物生臭熟香，又味鲜无比，
很受小户人家欢迎。这种吃法，先人所赐。北
宋中期著名宰相苏颂曾在《图经本草》中云：

“（苋菜梗）亦可糟藏，食之甚美。”苏颂所云“糟
藏”，就是制作“臭苋菜梗”。每年夏秋两季，见
有此物，我必买。中午当菜，早晚当咸。幼时所
好，吃起来带劲。

夏食苋菜
□ 朱桂明

我的老家在一个集镇上，每次
逢集就是乡亲们的盛大集会。四邻
八村的乡亲早早地赶来，人来人往、
川流不息，把狭窄的马路挤得满满
当当、水泄不通。

快过年的一个逢集日，我在家吃过中
午饭准备去上学，走到集场那边，赶集的人
还没有完全散去。穷苦的乡亲们想抓住生
意人急于回去而低价抛货的心理，淘一些
自家的必需品。当我走到贸易站门口时，
发现那边围了一群人，还有一阵阵青烟直
往上飘。还是小学生的我，充满了好奇，赶
紧挤上前去看个究竟。

只见人群中间立着一个圆形的大锅，不
时有人往炉膛里面添柴火，火势很旺。大锅
里有一堆衣服泡在蓝得似墨汁的水里，有人
一边烧火，一边不住地翻着衣服，水面上不
停地冒出气泡，就像夏季雨天河面上的鱼儿
在拼命地吐气。大约半个小时后，锅里的衣
服就被拿到一边晾起来，然后再往锅里添衣
服，一边添衣服一边倒染色剂。

听大人们说，这是在轧蓝，就是把当时

十分流行的海军蓝衣服放到有
染料的锅里煮，重新上色。经过
半天时间的煮沸和晾晒，原本已
经穿旧了的褪色的甚至泛白的
衣服就像新买的一样。

纯朴善良的乡亲们边等边聊天。有的
说今年看病花了不少钱，没有钱买新衣服
过年。有的说给孩子们过年新衣裳都买
了，但是过年有几个人情要出，手头就紧张
了，只好来染衣服，毕竟轧蓝要比买新衣服
便宜得多，能省一点是一点。来染衣服的
人各有各的原因，但无外乎就是家庭收入
拮据，只能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过一个“体
面”的新年。劳苦大众不管生活多么艰苦，
春节时都要作一些精心的准备，用积极乐
观的心态来迎接新年、迎接希望。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轧蓝，也是唯一的
一次。毕竟那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生
活还比较贫困，手头都比较紧。现在生活
条件好了，衣服哪怕破一个口子或者沾一
点有色的东西就扔掉了，谁能想到还有轧
蓝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呢。

轧蓝
□ 谢文龙

不知不觉，夏日已飘然而至，
一阵阵此起彼伏、抑扬顿挫的知了
声又响彻耳边。这聒噪而热烈的
鸣叫声，让我倍感熟悉和亲切。在
家乡那片土地上，它曾陪伴我度
过多少快乐而有趣的童年时光……

小时候，一到夏天，家乡的知了就特别多。
记忆中的知了有三类：“海溜”“嘟溜”“叽溜”，皆
因其叫声而得名。海溜最大，色黑，叫声洪亮，
只喊“叽——”，这种知了的学名叫蚱蝉。夏天
里，蚱蝉的叫声最多、最响亮，为火热的夏日涂
上浓重的色彩。天愈热，蚱蝉便愈叫得凶，它愈
叫得凶，天似乎也愈加热起来。蚱蝉的叫声永
远是那么响亮，交织在白亮亮的阳光里。嘟溜
的学名叫蛁蟟，比海溜小些，体绿色而有点银
光，它的叫声是“嘟——溜，嘟——溜”，声音比
蚱蝉要悦耳。至于叽溜，学名叫呜蜩，民间称之
为“红娘子”，也有称“黄娘子”。它暗赭色，比蚱
蝉的个体要小许多，是三类知了中最小的一
种。长长的夏日，在此起彼伏的蚱蝉和蛁蟟的
高唱声中，有时会突然横插进一阵“叽溜叽溜叽
溜……”节奏急速的鸣声，这就是呜蜩奏响的乐
章。没有知了的夏天不是真正的夏天，知了是
夏日舞台上的主角，当三类知了合奏的时候，火
热的夏天就更热闹无比！知了分雌雄，会鸣叫
的是雄知了，腹部两侧有两片发声薄膜，而雌知
了则不会发声，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哑巴”知了。

孩童时代，我们生活在乡
下，那里生长着许多大树，每到
夏日的夜晚，我们这些孩子最
高兴的事，就是捉知了。吃完
晚饭，我和小伙伴们来到大树

下，寻找知了，我们叫肉知了。在沙土地细看，
找到像蚂蚁洞大小的洞口，而洞口下的土是虚
的，手指轻轻一抠，大拇指粗细的口子出现了，
这就是知了洞。拿根树枝插下去，胆大的直接
用小指头，肉知了就顺着树枝爬上来了，那种欣
喜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还拿着手电筒顺着树干
从下往上照，这时，有的肉知了已经爬上了树，
就直接抓了。抓了这些肉知了，回家放在蚊帐
里，观察它们蜕变的过程。一般到了晚上十点
以后，知了的背裂开一条嫩黄色的小缝，慢慢地
它的背部露了出，然后是头，直到最后尾巴出
来，就完成了蜕变。刚出壳的知了浅黄色，逐渐
变深成黑色。 我们早上起来就把这些知了放飞
了，而把知了壳收攒起来。我们还到河堤的大
树下去找知了壳。夏天过后，我们把攒下的蝉
蜕集中起来，拿到供销社收购站去卖，卖的钱去
买铅笔、毛笔、三角尺等文具，还买回自己心仪
的小人书。

那快乐无忧的童年岁月早已悄然逝去，童
年的很多记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褪色，而
这嘹亮悦耳的知了声，每每响起，总会唤起我对
童年那些美好时光的无限遐思……

又闻知了声
□ 王如祥


